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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江西决定上调公办普通高校的学费，海南、内

蒙古也召开相关的听证会。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在

线调查结果显示，14.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大学的学费十分

高，61.5%的受访者认为比较高，综合占比达 76%。（7月 18日
中国新闻网）

超过 70%的被调查者在问卷调查中认为大学学费贵，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于当前大学收费的感受。但平心

而论，相比当前一些社会性培训的费用，公办高校的学费称得

上是“良心价”了。不过，如果仅将民众觉得大学学费贵视为

民众在缺乏参照物时的错觉，视为民众追求“物美价廉”的消

费心理所形成的非理性偏见，也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这一

观念反映出当前高校收费及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缺乏透明机制。这是最被人诟病的问题。多年来，

大学学费收取、使用一直是一笔糊涂账，但在近年来，随着公

众监督意识的提升，传统的糊涂账已无法令民众满意，民众希

望知道大学收费、涨价的依据，需要知道经费的开支及走向，

需要借此评断大学学费的合理性。当这一切需求都无法满

足，民众必然对大学学费这一笔巨大的财务产生疑问，而“贵”

就是这一疑问的表现形式。

其次，欠缺对低收入学生群体的救助渠道。一年数千元

对于大中城市中产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城市底层人

群以及很多农民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但我们国家

的大学收费机制并没有制度设计有效地甄别学生的家庭经济

状况，或者即使有相关的制度设计，也容易被滥用，往往致使

需要救助的学生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学

学费贵，实际上是低收入家庭学子上不起大学的心理折射。

再次，“教育贬值论”这一社会偏见的效应。当前中国大学

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教育方式僵化、教育观念陈旧、教育

内容不能适应社会所需、大学管理松散、学生素质堪忧、大学毕

业生难找工作，等等。这些问题与近年来日渐兴起的反智论混

杂起来，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教育贬值论”“教育无用论”。在

这种社会偏见的影响下，在一些人看来，上大学的学费支出抵

不上大学生在学校期间的获得，学费就显得贵了。所以，大学

学费贵这一观念背后是高等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最后，高校这一集体中公益原则与商业原则的混杂。在

讨论大学学费这一问题时，这其中的差异被无视，公办高校需

要承民办高校高收费之咎，导致公办高校合理的涨价要求被

一再打压。

民众觉得大学学费“贵”，这其中既有理性的成分，也有非

理性的成分，对此，应当仔细甄别。

民众为什么
觉得大学学费“贵”

文·岳 乾

近日，全国一本录取接近尾声。吉林大学招

生办主任刘鹤表示，近几年软件专业的录取分数

都在攀升，就业好、起薪高、发展前景广阔，每年

报名的人数都居高不下。

“互联网+”的提出正推动软件专业成为高校

招生的热门专业。而在 2008年前后，这一专业很

多毕业生却面临着“另谋生计”的局面。“三十年

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专业冷热变化，反映了国内

经济的变迁。

“学费高、就业好”软件学
院云起

2001 年，随着国家提出建设 35 所国家示范

软件学院（后来扩展为 37所），全国各大院校掀起

了建设软件学院的热潮。除了北大、清华、吉林

大学等示范软件学院外，很多学校也将原来的软

件工程专业“升级”为学院。

美国出现的互联网泡沫并没有影响到中国

高校开设软件学院的热情。东北师范大学软件

学院就是这样一所自建的软件学院，副院长潘伟

回忆，2002年软件学院建立时，218名招生计划全

部录满。学院三分之一的教师从英国聘请，三分

之一从企业聘请，三分之一为本院教师，这样“三

三制”的师资与国际前沿的软件技术衔接。

“由于当时国内的 IT 企业刚刚起步，很多毕

业生都选择去外企就业做软件外包。当时平均

工资可达到 5000—6000元。”潘伟说。

由于学费高、不愁就业，各地软件学院如雨

后春笋般产生，很多农业、林业、文科院校都纷纷

开设软件学院，“学软件、好就业”成为各学校宣

传的口号。

金融危机就业难 专业被亮
“红牌”

2008 年爆发金融危机，很多 IT 业外企都收

缩了国际业务。2009 年毕业的长春理工大学的

毕业生苏军波就业遇到了困难，大连原本是对日

互联网外包企业的聚集地，能签到那里会很“吃

香”。“2009年，很多同学签到大连后，试用期一过

就没有续签。”苏军波也放弃了去大连一家软件

公司的意向，改签到一家国内的软件企业。他的

不少同学也转行报考公务员或考研。

随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很多

国内软件企业如阿里、百度、腾讯等，在这一时期

进入高速发展时代。

商务部发布报告显示，我国软件业收入规模

从 2001 年的 751 亿元扩展到 2010 年的 13364 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6％。

苏军波所在的东师理想是一家开发教育软

件的公司，2009 年—2013 年，呈现爆炸式发展，

“我刚到公司时，研发人员只有三四十人，那些年

能发展到 200多人。”

各级高校过度开设软件学院也造成了竞争

加剧。教育部一度要求部分高校撤并软件学

院。2010—2011年度，教育部还两次将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列为红牌专业。

参与编写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

报告》的刘海滨表示，那些年，行业增长的速度跟

不上高校毕业生的增长速度，因此还是有很多毕

业生难以就业。

“互联网+”推动 IT人才全行
业增长

“互联网+”给 IT 业带来了真正的春天。据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15 年，IT 业的在线职位增

幅达到 50％，远高于全行业增幅的 26％。

智联招聘首席人力资源专家郝健介绍，“互

联网+”带来的不只是 IT 业的用人需求增长，传

统行业+互联网的产业革命使人才需求激增。

以旅游度假业为例，对互联网人才的需求，从

2014 年的 4.7％上升到 2015 年的 8.3％。“现在几

乎没有什么行业能够脱离互联网独自开展了。”

郝健说。

潘伟表示，大三没毕业就被网络公司签走

已经成为常态，毕业生的工作取向也由外企转

向国内，“国内企业的起薪比外企还高，发展空

间也更大。”

刘海滨提醒，产业的繁荣并不代表毕业生都

“衣食无忧”，相反竞争会更加激烈残酷。专业

差、能力弱、不能与时俱进的学生还将被淘汰。

“互联网+”下软件专业由冷变热
文·新华社记者 李双溪

一切如同游戏宅们熟悉的对战世界。

红蓝双方，互相对峙。你可以诱敌深入，也

可以埋伏突击；你可以“擒贼先擒王”，直捣对方

基地；也可以阵地战，短兵相接，一对一互射。

符文、血量、基地、英雄……这些电子游戏

中的设定，被搬到了 RoboMasters2016 全国大学

生机器人大赛中。16 日到 24 日，来自全国 79

所高校的 95 支参赛队伍在 4 座城市中分赛区

“开打”。

要热血，也要谋略。这是“机器战争”，也是

展现技术对抗魅力的竞技场。“我们希望大赛能

为青年工程师提供舞台和聚光灯，让他们在实践

中进步成长，也让科技成为新的时髦。”赛事承办

方大疆创新公关总监王帆说。

要热血也要谋略
理工科宅男

“逆袭”机甲战场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大家印象里的工科生，总被贴上“宅”“邋遢”“木讷”的标
签。然而在 RoboMasters 战场上，他们则被冠以“神射手”“霸
道 leader”的名号。有人因技术功底深厚而“深藏功与名”，有人
因操作机器人“溜得飞起”而收获欢呼；有人因战术制定得诡谲
离奇而被频频提及……机器人大赛的赛场上，这些未来的青年
工程师们，怀揣着机器人之梦而来——他们就是“明星”。

16 日下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体育馆内，

RoboMasters北方赛区赛程已经过半。战队们将

要争夺的，是参加踢馆赛的名额。

北方赛区有 30只参赛队伍。其中，前 7名可

以自动晋级，前往深圳参加总决赛。而其他队

伍，则要争夺剩下的 3个参加踢馆赛的名额。

当天下午，8只参赛队就为了第九和第十名，

开始捉对厮杀。RoboMasters 大赛强调“对战”，

要的就是“你死我活”的酣畅淋漓。

参加比赛的原型机器人由大疆创新提供。

各战队可以在此基础上，在规则限制范围内，发

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对机器进行改造和强化。

每只队伍可以设计英雄机器人、步兵机器人和

空中机器人，比赛中可派五名机器人上场，向对

方发射“弹丸”进行攻击。战场中设置了“河流”

“草地”和“弹药库”，还有功能不同的“神符”。

“吃”掉神符，战车可以获得“加血”“战斗力升

级”等福利。

每辆机器人战车上都有压力传感器，当被

弹丸射中，就会“掉血”。若血量耗尽，战车就

会报废，成为战场上的一具尸骸。每局比赛限

时 5 分钟，攻占对方基地、“击毁”对方全部战

斗机器人，或比赛结束时“血量”较多的一方将

获得胜利。

战场
设定如同游戏，对战决定生死

操作手们所能看到的战场，只有自家机器人

身上摄像头实时传输回的图像。他们必须根据

这第一人称视角迅速做出决策。也因为视野受

限，战术和谋略同样在比赛中能起到扭转乾坤的

作用。比如，有的战队会使出一记调虎离山，把

敌方火力吸引到某几辆步兵机器人身上，然后其

他机器人趁其不备，直奔对方基地，来一招釜底

抽薪。

比赛还特别设置了“英雄”机器人登陆资源

岛“取弹”的环节。资源岛上的弹药都是高尔夫

球，杀伤力比普通弹丸强得多。如果“英雄”机器

人取弹成功，轰击三次，就可以让一辆普通步兵

车血条见底。

“它的主要难度在于设计和控制。‘英雄’机

器人要绕过立柱，爬上资源岛；而在整个过程中，

操作员并不知道车辆具体处在什么位置。”去年

RoboMasters 比赛冠军队队长、电子科技大学机

械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生罗吉是北方赛区的解说

员之一。他表示，资源岛的设计，对英雄机器人

的机械功能设计和稳定性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实际上，整场 RoboMasters大赛，就是一次对

战队综合实力的严苛检验。罗吉是“过来人”，他

非常清楚，机器人大赛涉及到的每一方面，参赛

者们都没法在课堂上找到直接答案。理论和实

践之间的鸿沟，得自己去填平。

而且，技术上要碾压对手，战术上还要思虑

周全。在增强机器人 A 功能的同时，可能就会削

弱 B 功能。这就需要权衡和取舍。“我们得充分

考虑赛场上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预判各种得失

状况。”

更让工科学生陌生的，是动辄几十人的团队

协调管理工作。如何把每个人安到最合适的岗

位上，一度让队长罗吉感到苦恼。他曾认为每个

人都得扮演重要角色。而在一次次的磨合后，他

发现，只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团队同样

也能取得不俗战绩。

战事
想办法填平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燕山大学的队伍没能从小组赛中顺利晋级，

得继续参加排位赛。

清一色的男生，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记者，他

们的第一反应是面面相觑，然后沉默，最后终于

有人给出了反应，弱弱指向场馆：我们队长在里

面，找我们队长吧！

队长周云强是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大四

的学生。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燕山大学有两只

队伍参赛，24 名学生投入其中，为这每局短短十

几分钟的战斗准备了大半年的时间。

“我大四一年都在做这个。”周云强说，他以

后想做技术相关工作，“感觉天生喜欢机器人。”

他们本来期待着自家“英雄”机器人可以完

成“登岛”壮举。周云强说，他们最为得意的设

计，就是实现了英雄机器人“大弹”“小弹”分离射

击的功能。如果能从资源岛成功拿到高尔夫球

子弹，队伍能表现出更可怕的战斗力。

然而，战斗将要打响，英雄机器人却有零件

出现了问题。由于是客场作战，他们一时半会儿

难以解决这个看似并不棘手的技术问题。“比赛

中出现劣势时，我们的‘英雄’应该放大招。可是

因为零件损坏，放不了大招。”周云强笑了笑，“还

是挺遗憾。”

这就是比赛。也如同所有体育竞赛，你需要

一点点运气。

“以前以为机器人很高大上。接触了之后

发 现 根 本 不 是 ，这 些 东 西 都 能 用 到 我 们 的 生

活。”中国石油大学机器人战队队长龚普已经

保送了本校研究生。他说，要不是参加比赛，

他根本不会深入研究战车上配备的麦克纳姆

轮，而这种轮子应用广泛；比赛中要用到的机

器人定位技术，和生活中常用的车辆导航，也

有相通之处。

工科生课业繁重，为了备赛，战友们常聚在

一起熬夜通宵。“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室友

在一起的还长。”龚普说。除了上课时间，大家几

乎都在一起，修改方案，刷夜干活。累到极致时，

找块水泥地都能躺下。

鼓捣机器人，是挺累，但是“热爱”，还肩负

“为学校而战”的“责任”。“主场，不能丢脸。”龚普

还耿耿于怀他们小组赛中输掉的一场比赛，觉得

“憋屈”。

战队
进击的工科宅，纯粹的机械梦

张琳琳毫不讳言，拿下了对东北大学的比

赛，确实有点幸运。这个看起来文静瘦弱的信息

工程学院大二姑娘，是中央民族大学战队的队

长。她队伍中不乏女生，这已经成为赛场上一道

风景线。

“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困难是‘机械’。我们

没有机械专业，只能自己一点点学。”张琳琳带领

的，是一支新军，成员普遍大一大二。“未来是机

器人的时代，而且我们也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素

养。不能因为在一个文科为主的院校，就放松要

求嘛。”

中央民族大学亲友团尖叫式的加油助威，

也为整场厮杀增添了些许女性的柔和气息。不

过，他们的声势依然比不过主场作战的中国石

油大学战队。人数众多，口号划一，一旦进行了

有效供给，那音浪简直要掀翻体育馆的天花板。

而主队也交出了不错的成绩——他们获得

了踢馆赛资格。

赛场上的靓丽风景线

延伸阅读

7月17日，一位山西农大的学生在为走访家长的支教队
伍成员绘制简笔画。

今年夏天，山西忻州宁武县怀道完全小学的学生们迎来
了一群“特殊”的支教老师，10位来自山西农业大学的老师不
仅在课堂上教他们语文、英语、绘画，还会带着专业的资料走
进每一户村民家中了解学生的成长环境、记录家庭的生活困
难、提出合理的脱贫建议。 新华社发（曹阳摄）

校村大手牵小手

来自美国参加暑期志愿者培训项目的大学生李欣熹（右）
扛着自己刚做好的竹自行车，准备到外面的胡同里试骑（7月
14日摄）。

2010年，在美国结束人类学专业大学本科学习的王大卫
来到中国，研究不同形态的青年亚文化。发现居民小区车棚
里大量被废弃的自行车后，他征得同意将其中一些搬回了家，
更换不能用的零件。摸索着用竹子制作出了一辆自行车，整
个主车架完全由竹子制成，辅以其他金属配件，轻便而结实。
2014年，他辞去工作，成立了BBB（“北京竹自行车”的英文缩
写）工作室，在周末举办工作坊。如今，这种周末工作坊已经
做了 64期，还开到了上海、广州、香港，以及老挝、日本、美国
等地，吸引超过400人前来学习，成功做出了超过300辆竹子
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胡同里的另类“创业者”


